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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 旗 谱

《红旗谱》第一部



一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

他要砸掉古钟了！”

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，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，从

家里走出来。宅院后头，不远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，是千里堤。

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

矗立在地上，有两人高。伸拳一敲，嗡嗡地响，伸直臂膀一撞，纹丝

儿不动。

老人们传说：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。钟上铸了满下

子细致的花纹：有狮子滚绣球，有二龙戏珠，有五凤朝阳，有捐钱人

家的姓名、住址，还有一幅“大禹治水图”。村乡里人们，喜欢这座

古钟，从大堤上走过，总爱站在钟前看看，伸手摸摸。年代久了，摸

得多了，常摸的地方，锃明彻亮，如同一面铜镜，照得见人影。钟上

映出朝晚的霞光，早晨的雾露，雨后的霓虹，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

四季景色。不常摸的地方，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，黑油油的。

小虎子听得说，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，一片好

奇心，走上千里堤，看了一会子古钟。伸出指头蘸上唾沫，描绘钟

上的花纹。他自小为生活忙碌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，不知走过多少

趟，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。心里想：“怪不得，好大一座铜钟哩！

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，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”

他看完了钟，一口气跑下大堤，走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听得父亲

响亮的喊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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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说：“土豪霸道们，欺侮了咱几辈子啦！你想，堤董他们当

着，堤款被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防打好，决了口，发了大水，淹得人

们缴不起田赋银子，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！”

另一个人，是父亲的朋友，老祥大伯的声音：“又有什么办法？

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，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，几年里连发几场

大水，这个年月，一拿起田赋百税，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？”

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，小虎子扒着窗格棂儿一望，父亲坐

在炕沿上。撅起小胡髭，瞪着眼睛发脾气。听得老祥大伯说，猫着

腰，虎虎势势跑前两步，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，说：“我那大哥！我

那大哥！这还不明白？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，是要砸钟灭

口，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！”

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，扬起下巴，眨巴着眼睛，想了老

半天，豁的明白过来，愣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可也就是！自从他当上堤

董，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，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

了。看起来，他是存心不善⋯⋯”说到这里，沉下头去，下巴拄在胸

脯上，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，猛抬起头来说：“可谁又管得了？”

父亲脸庞忽的望下一拉，说：“谁又管得了？我朱老巩就要管

管！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，望天上一挥一扬说：“管什么？说说

算了，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。咱

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？”

父亲气呼呼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脚连声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

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朱老巩，庄稼人出身，跳跶过拳脚，轰过脚车，扛了一辈子长工！

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筋条，怒恼起来，喊声像打雷。

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齿打着得得，成日里喊出喊

进：“和狗日的们干！和狗日的们干！”不知不觉，传出一个口风：“朱

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命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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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黄昏时候，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，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

半天，心里想：“顶公款，就等于独吞，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

的公产独吞了！”看看日头红了，落在西山上，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

纱，从天上抛下来。他一个人，连饭也没吃，走到小严村，去找严老

祥。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，看见朱老巩走进来，低头搭脑坐在

台阶上。她说：“老巩！算了吧，忍了这个肚里疼吧！咱小人家小

主，不是咱自个儿事情，管得那么宽了干吗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一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心气就不舒。冯兰池，他眼里

没人呀！”

老祥大娘说：“算了吧，兄弟！一辈子这么过来了，还能怎么样

了人家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不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得跟他弄清楚！”说着话

儿，看看天黑了，严老祥还不回来，他拿起脚走出来。老祥大娘叫

他吃了饭再回去，他也没听见，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。

一进村，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，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，

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。拽到门楼底下，把门掩上，说：“大侄子！

我有个话儿跟你说说。听呢，算着。不听，扔在脖子后头算了。”

朱老巩说：“叔叔说的话，我能不听！”

朱全富摸下胡子说：“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，伸一下子

大拇手指头，是真的？”

朱老巩点着下巴说：“唔！”

朱全富猫下腰，无声的合了一下掌，说：“天爷！你捅那个马蜂

窝儿干吗？我知道你爹、你爷爷，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，躲还

躲不及，能招是惹非？哪有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的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我知道他厉害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左不过是这么会

子事了！”

朱全富摇摇头说：“别，别呀！好汉子不吃眼前亏，那么一来，

你就交上歹运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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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老巩和朱全富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。朱老巩说：“要说

别的，我听你。说这个，我主意已定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朱全富，走出大门。回了家，也没吃饭，坐在炕沿

上呆了半天。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，睡了觉，他从门道口摘下把

铡刀，在磨镰石上磨着。

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，趴

着炕沿一看，父亲眯缝起眼睛，在一盏小油灯底下，悄悄磨着那把

铡刀，磨得刀锋雪亮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，鼓了鼓嘴

唇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！要是有

人去砸钟，快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，眨巴眨

巴眼睛，把脑袋缩进被窝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了炕，抱着肩

胛足了足劲，走上千里堤。他学着大人，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，在

杨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走了两趟又站住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滹沱河。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，像一匹烈

性的马。它在峡谷里，要腾空飞蹿，到了平原上，就满地奔驰。夏

秋季节，涌起吓人的浪头。到了冬天，在茸厚的积雪下，汩汩细流。

流着流着，由西往北，又由北往东，形成一带大河湾。老年间，

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，就是这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，就是锁井镇。

锁井镇以东，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。锁井镇以西，是大刘庄和小

刘庄。隔河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，一片片树林，一簇

簇村庄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，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地响，秋风

起来了！

秋天过了，村庄里没有柴草，土地上没有谷捆。泛滥的河水，

在原野上闪着光亮。西北风吹起，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。

他搂起双膝，坐在庙台上，想睡一刻。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，吹得

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，扑棱棱飘落下来。白色的芦花，随风飘

上天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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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，在风前抖颤，身上更觉冷飕飕的起来。

正睡着，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，说着话儿走到跟前。他们把油

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，每人抽起一袋烟，吧嗒着嘴唇围着

铜钟转。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，愣怔眼睛看了看，返身跑下

堤，起蹶子跑回家来，拍着窗格棂说：“爹！爹！砸钟的扛着榔头
来了。”

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，听得说，用手指头试试锋刃，放

在一边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，拿脚走上长堤去。他猫下腰，直着眼睛，

看着那两个人，压低嗓音问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，翘起下巴，看着朱老巩说：“砸钟！”

朱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了钱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，又问：“你钱花在谁手里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在冯堤董手里。”

朱老巩怒气冲冲，大声喊叫：“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，去砸冯堤

董。看谁敢动这座古钟！”登时红了脖子，气愤得鼓动着胸脯。

铜匠瞪了他两眼，不理他。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，脱下蓝布棉

袄，提起油锤就要砸钟。朱老巩二话不说，叉开巴掌，劈脖子盖脸

打过去，说：“去你娘的！”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，滚在地

上。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，不敢跟他动手。转身跑下千里

堤，去叫冯兰池。

当时，冯兰池才三十多岁，是锁井镇上村长，千里堤上堤董，是

个长条个子，白净脸。这人自小儿是个吃饭黑心，放屁咬牙，拉屎

攥拳头的家伙。他穿着蓝布长袍，青缎坎肩，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

站着，手里托着画眉笼子，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。他正歪着头儿，

眯缝着眼睛品鸟音。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，左手把衣襟一提，一阵

风走上千里堤，打老远里就喊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

银子都拿出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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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

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，气势汹汹，扭起脖根轴子

问：“谁他娘裤裆破了，露出你来？”

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，鼓了鼓鼻头，摇着两条臂膀赶上

去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把话口儿说慢点！”

他瞪起眼睛，鼓起胸膛，气得呼呼的。

这是人命事，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，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

钟，要“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”！一群群，一伙伙，缕缕行行走了

来。不凉不酸的人，来瞧红花，看热闹。心不平的人，来站脚助威。

堤岸上，大柳树林子里，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。大家暗下里议论：

“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？”“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？看不平了就上

手呀！”

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，心上鼓起小鼓儿，害怕闹出大事来。

听得人们谈论，觉得父亲干得好，心上一直助着劲。

朱老巩睖睁着眼睛，看了看四围热情的乡亲们，合住虎口，把

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来看⋯⋯”他扯起冯兰池走

到铜钟跟前，手指戳着钟上字文说：“钟上明明刻着：‘⋯⋯明朝嘉

靖年间，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，为修桥补堤，集资购地四十八亩，空

口无凭，铸钟为证⋯⋯’你不能一人专权，出卖古钟！”他越说越快，

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。

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。他倒竖起眉毛，抖擞起脸蛋子，

麻沙着嗓子说：“唗！住口！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，并不关别

村的事。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？好事的人们要在钟上

铸上字文，居心讹诈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，摔过他的右手，又抓起他

的左手，说：“呔！胡吣！仗着你冯家大院财大气粗，要霸占官

产⋯⋯”他抡起右手，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圆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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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，心里说：“他真个要想跟我

动武？”镇定了精神，把辫子盘在帽盔上，把衣襟掖在腰带上。撇起

嘴说：“不怕你满嘴胡吣，现有红契在我手里。”伸手从衣袋里掏出

文书来。

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，眼里冒出火星子，啪的

一手朝红契文书抓过去。冯兰池手疾眼快，胳膊一抽，把红契文书

塞进怀里。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，拍了拍胸膛，说：“河神庙前后

四十八亩庙产，自从你当上堤董，凭仗刀笔行事，变成你冯氏的祖

产。冯兰池呀冯兰池！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算清老账，要是算不

清楚，我叫你活不过去。”

冯兰池一听，脸上腾的红起来，恼羞成怒，猛地一伸手，捋住朱

老巩的领口子。他瞪起眼睛，唬人说：“朱老巩！你血口喷人，不讲

道理。有小子骨头，来，试试！”冯兰池火起来，五官都挪了位置。

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，拉到大柳树林子里。四十八村的人们，

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。两个人，一递一句儿，冯兰池满口唇

舌掩盖，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，翻着冯家老账簿子，一条一理儿

数落，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。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

堤，四十八村的人们，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。冯兰池举起手，指

挥铜匠说：“来！有我一面承当，开锤砸钟！”

这时，小虎子在一边看着，他气呀，急呀，两眼睁得滴溜圆。看

着冯兰池，凶煞似的，拽得父亲流星拨拉地。他眼角上掯着泪珠

子，攥紧两只拳头，撑在腰上，左右不肯离开他爹。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，掂着手可惜这座

古钟的命运，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。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，

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人宽肩膀，大身量，手粗脚长，手持一把

劈柴的大斧子，横起腰膀走上去，张开大嘴说：“你砸不了！”

人们一看，正是严老祥。

这刻上，朱老巩慌忙跑回家去，扯出那个铡刀片。他一行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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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，大声喊叫：“老祥哥，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！”喊着，又跑上

大堤。

铜匠脱了个“小打扮儿”，重又举起油锤。朱老巩跑上去，把脑

袋钻在油锤底下，张开两条臂膀，搂护着古钟说：“呸！要砸钟，得

先砸死我！”小虎子一看，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。他两步蹿

上去，搂紧爹的脑袋，哭出来说：“要砸死我爹，得先砸死我！”

铜匠干睁着大眼，不敢落下油锤。

四十八村的人们，眼睁睁看着，偷偷落下泪来。朱全富说：“天

爷！瞎了我的眼睛吧，不要叫我看见。”老祥大娘哭出来说：“咳！

欺侮死人啦！”

小虎子两手抹着眼睛，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，做了半辈

子苦活，走到这步田地上！

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，嘴上喷着白沫，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

话。他说：“官土打官墙，钟是全村的财产，砸钟卖铜顶公款，官司

打到京城，告了御状我也不怕。”

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：“锁井镇上，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冯

家的，顶谁家公款？”这时，他横起眉棱下了决心。闪开衣裳，脱了

个大光膀子。小辫子盘在头顶上，总了个糖扭儿。他叉开腿，把腰

一横，举起铡刀，晃着冯兰池的眼睛。张开大嘴喊着：“大铜钟，是

四十八村的，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，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！”

老祥大伯也举起大斧子说：“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，日他娘，

管保他的脑袋要分家！”

冯兰池睖睁眼一看，怔住了。朱老巩和严老祥，就像两只老虎

在他眼前转。冯家大院，虽然人多势众，也不敢动手，只得打发人

请来了严老尚。

严老尚，绰号严大善人。这人气魄大，手眼也大。庚子年间，

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，放火烧了教堂，杀了外国的传教士。在这一

方人口里还有些资望。乡村里传说，这人骨头挺硬。有一天，他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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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着“宝”，开到劲头儿上，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，说：“嗨！

递个火儿！”旁边一个人，用火筷子夹个红火球儿走进来，问：“搁在

哪儿？”严老尚把裤角子往上一捋，拍着大腿说：“放在这儿！”那人

咧起嘴角说：“嘿！我娘，那能行？”严老尚把眉毛一拧，仄起头儿，

指头点着大腿说：“这，又有什么关系！”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，烧得

大腿肉哧溜溜的响，他声色不动。

这个大高老头子，弓着肩，提条大烟袋，走上千里堤。看见朱

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，捋着他的长胡子，笑花了眼睛，说：

“干吗？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，招来这么多人，不像玩狗熊？”

朱老巩气愤愤说：“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？”

严老祥也说：“谁要损坏这座古钟，他就是千古的罪人！”

严老尚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哼哼！狗咬狗，两嘴毛罢啦！”伸出右胳

膊，挽住朱老巩的左手，伸出左胳膊，挽住严老祥的右手，说：“一个

个膘膘楞楞、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，不嫌人家笑话？”说着，往严

老祥瞪了一眼。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，见严老尚拿眼瞪他，垂下头

不再说什么。他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。严老尚叫跑堂

的端上酒菜。

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，跟着他爹，心里扑通乱跳，又是害怕，又

是激愤。

严老尚嘴唇上像撂上油儿，比古说今，说着圆场的话儿。朱老

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，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，盯住哆哆嗦嗦

端着杯子的手，静静愣住。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，好像油锤击在

他的脑壳上。大睁了眼睛，痛苦的摇着头，像货郎鼓儿。冷不丁抬

起头，抖擞着手儿说：“嗨！这油锤击在铜钟上？铜钟碎了？”

朱老巩明白过来，是调虎离山计。他一时气炸了肺，眼睁睁看

着严老尚，吐了两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脸上像蜡渣一般黄。

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道：“这他娘的是干什么？掘坟

先埋了送殡的！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，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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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！”说着，把大袖子一剪，就走开了。

这时，严老祥可慌了神，抱起朱老巩，说：“兄弟，兄弟，醒醒！
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事儿摆着哩，三辈子下去也是仇恨，

何必闹这么大气性！”

小虎子流着泪，忙给老爹捶腿，捏脖子。

朱老巩垂下头，鼻子里只有一丝丝凉气儿。严老祥看他一下

子还醒不过来，两手一抄，把朱老巩挟回家去。

这场架直打了一天。太阳平西了，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

堤上愣着。眼看着铜钟被砸破，油锤钉着破钟，像砸他们的心一样

疼痛，直到天黑下来，才漫散回家。

这天晚上，滹沱河里的水静静流着。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，寂

寞得厉害，早早没了一个人、一点声音。人们把门关得紧紧，点上

灯，坐在屋子里沉默着，悄悄谈论，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。在

这个时代里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，他拼了一场命，并没有保

护下这座古钟，争回这口气来。他们的希望破灭了，只有低下头

去，唉声叹气，再不敢抬起头来了！

朱老巩躺在炕上，一下子病了半月⋯⋯

炕上有病人，地下有愁人。那时，母亲早就死了，小虎子和姐

姐成天价围着炕转。日子过得急窄，要汤没汤，要药没药，眼看病

人越黄越瘦。那时姐姐才十九，正是青春的年岁，像一枝花。她看

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，心里害起怕来。

朱老巩说：“闺女！娘死了，爹疼你们，舍不得你们。可是，我

不行了！”他凝着眼神，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。又说：“闺女！你要

扶持兄弟长大！”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：“儿啊！土豪霸道们，

靠着银钱、土地，挖苦咱庄稼人。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，咱

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，势不两立。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，

咳！我这一代又完了！要记着，你久后一日，只要有口气，就要为

我报仇⋯⋯”他说到这里，眼神发散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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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，哭得泪人儿一般。

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，一时心疼，口里涌出血水来。一个

支持不住，把脑袋咕咚的摔在炕沿上。他失血过多，一口气上不

来，就把眼睛闭了！

姊弟两个，扑上父亲的尸身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天晚上，严老

祥一句话也没说，把脑袋垂在胸脯上，靠着槅扇门站着。到了这刻

上，他两手搂住脑袋，慢吞吞走出来，坐在锅台上，无声的流着眼

泪⋯⋯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，又一步一步走进小屋，蹲在朱老巩

头前，凄惨地说：“兄弟！你带我一块回去！我对不起你，后悔拦着

你，没闯了关东⋯⋯”

二

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春天，从关东开进的一一二次列车，直向

保定驰来。列车通过一座长桥。轮声隆隆，车身震荡。汽笛一声

吼叫，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，猛的一起身，没站住脚，趔趄了两

步，倒在座椅上。同车的人们，以为他得了什么症候，都扭过身子

来看。说：“他是怎么了⋯⋯”

这时候，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过来，搡着朱老忠的肩膀说：“醒

醒儿，你是怎么了？”见朱老忠满脸通红，睫毛上吊着泪珠子，忙递

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，说：“快擦擦，你看！”那妇女有三十五六年

纪，高身杆，大脚，微黑的脸色。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。说话很是

干脆、响亮，一腔外路口音。朱老忠摘下毛毵毵的山羊皮帽子，把

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。敞开怀襟，小褂没结着扣儿，露出胸

脯来。他接过手巾，擦了一把汗，说：“啊呀！我做了一个梦。”又摇

摇头说：“不，不是个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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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，说：“看你，叫风吹着了！”

他合上眼睛，略歇一歇儿。又慢悠悠撩起眼皮，走到车窗跟

前。探头窗外一看，黄色的平地，屋舍树林，土地河流，正落向车

后。路旁柳树青青，阳光通过绿柳，射进车窗，将淡绿色的影子照

在他们身上。他两手凭着窗，嘴上轻轻念着：“快呀，真是快呀！二

十多年时光，眨眼之间，在眼前溜过去了。如今，四十开外的人了，

才回到家乡啦！”猛的，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，正和他现在的年

岁差不多，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。

一个黑黑实实的、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挨到他的跟前，问：“到

了家？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？”

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，也挤过来，

扒着窗户说：“哪里？还没有到嘛！”

大的，叫大贵。小的，叫二贵。中年妇人，是孩子的母亲。一

说到了老家，孩子们都高兴。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说：“人，到了边

远的地方，一见了直隶人，都是乡亲。回到保定，就像到了家乡一

样，身上热烘烘的。”

真像到了家乡一样呀，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。朱老忠

还是迷迷怔怔，心里想：当他出外的时候，正比大贵小一点，比二贵

大一点⋯⋯他舒开两条胳膊，打了个呵欠，又低下头去。眯糊上眼

睛，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。父亲朱老巩，那个刚强的老人，

矫健的形象，永远留在他的心上，不会磨灭。又想起姐姐，二十多

年不通音讯，她⋯⋯想着，他的思想，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

里。

父亲过世了以后，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。还和过去一样，他每

天出去做活，回来姐姐做熟了饭，两人一块吃。年岁小，日子过得

艰难。有天晚上，姊弟两个正插着门儿睡觉，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

跳过来。姐姐爬起身子，悄悄把他捅醒，说：“虎子！小虎子！你听

墙外头跳过人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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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睡得迷迷糊糊，扒着窗格棂往外一看，月亮地里，有人走近

小屋。影影绰绰，看见那两个人，脸上都蒙着白布，露着两个眼儿。

走过来扒着窗户说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。他说：“姐姐！甭怕甭怕！”话是这么

说，外面敲门声，一阵紧似一阵，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噤呻来。

两个强人，在窗棂外头，贼眉鼠眼地唬着：“开门不开？不开，

我们就要砸！”

他蹑手蹑脚走到外屋，擒起一把禾叉，立在门道口锅台上，姐

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，浑身哆嗦圆了。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，

咣！咣！咣的几家伙，把门砸开。一个箭步，跳进屋子来。他举起

禾叉一叉，也没叉住。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他，摁窝儿拧过胳膊，

按在地上，把他捆起来，嘴里塞上棉花套子。姐姐嚷了两声，要往

外跑，被强人拦腰搂住，拖到屋里⋯⋯

听见姐姐惨叫，他心里气呀，急呀，年纪小，骨头嫩，又有什么

办法？

等强人走了，姐姐踉踉跄跄走过来，脸色惨白得怕人。颤着

手，解开绳子放了他，说：“虎子！走吧，走吧，逃活命吧！爹爹死

了，霸道们不叫咱姐弟活下去呀！”

他眯瞪眯瞪眼睛，说：“一个人，孤孤零零，怎么走法？”

姐姐哭哭泣泣，包上几件破衣裳，捆上一条破棉被子，说：“去

找老祥大伯，叫他送你。走吧！普天下，哪里黄土不生芽，非死在

这儿？”

他问：“你呢？”

姐姐说：“我？”她说出一个字，又沉默住。瞪起眼睛，在黑暗里

盯着弟弟。老半天，才哭出来说：“兄弟，亲兄弟，甭管我了，我见不

得人啦。你走吧，走吧！”

黑夜里，周围静寂得厉害，姊弟两个踏着月光，偷偷走出小院

子。出了门，往西一扭，沿着房后头的水塘，走进大柳树林子，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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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神庙底下，小虎子又站住。父亲的形象，现在他的眼前。姐姐扯

着他的手说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才沿着千里堤走出来。出村时引起一

阵犬吠，离远听得千里堤外头，滹沱河里水流声，哗哗响着。走到

小严村村东，下了大堤，走进老祥大伯家里。

老祥大伯，听说十几岁的孩子也要出外，心上皱起疙瘩，半天

不说话。老祥大娘也暗里抽泣，看着朋友的孩子为难。实在难离

难舍呀！等公鸡叫了一遍，天快亮了，老祥大伯杀了杀腰，在房顶

上摘下那杆红缨枪，扛在肩上。叫他儿子志和背上行李。穿过梨

树林子，送虎子出村。走出梨树林子的时候，老祥大娘又把他叫回

来，拍着他肩膀说：“虎儿！虎儿！不管走到哪里，莫忘了给我来封

信。嗯！常言说：‘儿行千里，母担忧’啊！你娘虽死了，还有我，还

有你姐姐，心上牵你。孩子！”她说着，又流下眼泪来。

路上走着，志和说：“虎子哥，出去了，找到了落脚的地方，也给

我来封信，我去找你。”

他回过头，盯着志和走了七八步，说：“不，兄弟！几年以后，我

一定要回来！”说着，抬头一看，老祥大伯高大的身影，扛着长枪，在

后头跟着。

走了十里路的样子，他们才分手了。

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，上了保定。那时候，这条铁路早就

修上，没有钱，坐不上火车，沿着铁路旁的村庄，要着饭，到了北京。

在北京，看见了很多拖长辫、戴花翎缨帽、坐着八抬大轿的老爷们。

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，又到天津学织毯子。织着织着，爹爹的容

貌就现在他的眼前。一想起爹的死，心上就烦躁不安。他想：这一

条线一条线的，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？又背上铺盖卷，提起腿

下了关东。

他一个人，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：在长白山上挖参，在黑

河里打鱼，在海兰泡淘金。受了多少年的苦，落下几个钱，娶下媳

妇，生了孩子，才像一家子人家了。可是，他一想起家乡，心上就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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辘轳一样，搅动不安。说：“回去！回到家乡去！他拿铜铡铡我三

截，也得回去报这分血仇！”

车身颠荡，摇得身子巍巍颤颤。他眯糊着眼睛，回忆了一生的

遭遇。想到这里，不知不觉出了一口长气，眼上掉出泪花来。放开

铜嗓子，铜声响器的喊出来。同车的旅客们都停止了声音，你看着

我，我看着你，笑着纳闷儿：“这人儿，是怎么了？”

火车还没有进站，徐徐慢下来。旅客们开始鼓捣行李，准备下

车。大贵他娘，也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伸手打个舒展，才说取下行李，

朱老忠说：“不忙，不忙，一忙就要失手。”

听得说，贵他娘停住手。又递过手巾说：“看你，再擦擦汗。”

朱老忠接过手巾，说：“在北满的时候，还冷着呢，一进关就热

了。”

火车一进站，嘈杂的声音像潮水般涌上来。用旧道木夹起来

的围墙上，有卖烧鸡的，卖甜酱的，卖“春不老”的，一股劲儿乱喊。

火车进站了，脚夫推着手车走上来。检票员手里拿着钳子，开

了栅门，等待收票。等不得火车停住，就有人从窗口扔出行李，又

从窗口跳下车去。看人们着急，大贵和二贵也着了急，扛上包袱向

外撞。朱老忠一把将大贵捞回来，又一把将二贵也捞回来，连连

说：“不慌，不慌，慌什么？”

抓回二贵，大贵又挣出去，伸直脖子往人群里钻。他把脑袋伸

到人们胳肢窝底下，三扛两扛，像泥鳅钻沙，钻出人群去。

二贵见哥哥先出去，也挣脱了父亲的手，伸起脑袋向人群里

碰。这边碰碰，那边碰碰，他哪里碰得动？又低头搭脑的走回来，

红着脸，钻在娘胳肢窝里。

朱老忠背着褥套，看着他的两个儿子，摸着胡髭，笑模悠悠儿

说：“青年人，就是爱抢先儿！”

贵他娘说：“哼！两头小犊儿！”又摩挲着二贵的头顶说：“看

看，长出抵角芽儿不？”低头看了看二贵，笑了笑。二贵也笑了。

７１

红 旗 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